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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田家炳先生 

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 陈永兵 

 

7 月 10 日上午，我深深敬爱的田家炳老先生遽然离去了。前几

天，我和田家炳基金会戴大为总干事相晤，一再问起老先生身体状况

并托戴先生向田老转致问候，谁料老先生就这样匆匆而去了呢？痛

哉！惜哉！ 

稍稍平息沉痛的心情，田老的点点滴滴又渐次浮现在眼前。2005

年，田老应邀来我校出席图书办公大楼落成庆典。濛濛细雨中，时年

86 岁的田老一不撑伞，二不坐车，三不要搀扶，沿着一百五十多米

的干道款款步入校园，一路频频向欢迎的师生微笑致意，全然不顾细

雨打湿了衣裳。“田爷爷好！”“欢迎田爷爷！”孩子们热切地回应着田

老的招呼。在庆典致辞中，田老没有提及给予我校的无私捐助，反而

一再表达歉意，他总觉所做甚少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礼遇。从进校到

离校，只有短短一个小时，因为他觉得“我在这里时间长了，会给学

校添麻烦”。如今，再度回想起田老当时的音容笑貌，再度凝视田老

手书的“中国的希望在教育”条幅，后辈如我，仍觉得困惑：田老，到

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 

和田老十多年的交往中，我一直试图寻找答案。因公出访香港或

者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学习活动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要去看望田老。

2015 年，本校一位美术教师为田老创作了一幅油画肖像，一再嘱托

我带给田老。我深知田老与人交，除了正常礼节于公于私都是君子之

交，一向看淡迎来送往。但这幅油画是个小礼品更凝聚了我校师生的

一片深情。我带上了它，但因为尺幅较大且属于易碎品不允许带上飞

机，百般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向机场人员反复解释一定要带上这幅画缘

由。最终，航空公司感动了，安排空乘人员专人保管这幅画，直到我

下飞机取走。感动航空公司的是田老，不是我。当我把这幅肖像画交

到田老手上时，田老很开心。同时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现在感觉

更幸福了，因为我口袋里没有钱了，我的钱都捐出去做更有意义的事

了。”再想想，为什么要送给田老这样一幅画？它代表了学校师生情



 2 

意，是最低限度的感恩，也和田老对“幸福”的理解相吻合。 

能参透“幸福”的奥义一定会更加幸福。田老离我们而去了，悲伤

与遗憾交织。田老留给我们的是一座慈善丰碑，一个诚善精神的富矿。

我曾多次听田庆先先生说起田老的日常，也曾不止一遍仔细阅读田老

的自传《我的幸福人生》，此刻记忆更加清晰。田老捐建的学校、医

院、书院和乡村图书室有千百所，但他在接受捐赠的地方没有一分钱

产业，也没有任何生意。他的第三代后人中没有一位从事实业投资，

没有一人利用田老的资源声望获取利益，基本都是蓝领和白领，和我

们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如田老长子田庆先先生，虽担任田家炳教

育基金会董事局主席一职，却和田老一样，粗茶淡饭穿旧如新，携一

只粗布包忙碌于基金会蒸蒸日上的事业。 

我又想起，九十多岁的田老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《朱子治家格

言》，诚善传家、人格高尚、知行合一，田老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整个

家族，也激励着我们勉力前行。 

呜呼！千万人同悲之时，“田家炳星”灼灼于浩渺苍穹。先生已逝，

精神必将长存。以此文悼我深深敬爱的田家炳先生。 


